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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舞台而远传统
—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台化倾向

中国艺术研究院/廖燕飞

【内容提要】对于传统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的舞台化倾向，笔者试图厘清与之相关的“发

展”与“再创造”、“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创作”与“保护”之间的异同，以避免观

念上的含混不清而致保护工作的偏差。

【关键词】传统舞蹈  舞台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极

开展，大量优秀的传统舞蹈被列入国家、省、

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并由

此得到了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受到了社

会各界的极大关注。那些原本不为人所熟知、

甚至难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舞蹈，纷纷亮相舞

台，在现代社会的文化场域中占下一席之地，

也令观众直观感受到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魅

力。这对于传统舞蹈的宣传、弘扬，以及增

强项目持有者的文化自信无疑起到了极为重

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关注度和曝光率的增加，加

之传统舞蹈所依存的文化空间发生了现代转

型，不少传统舞蹈，尤其是知名度高、技艺

卓绝的舞蹈日渐从民众的生活中分离出来，

急速地踏上了舞台化的嬗变之路。走入田野，

走下基层，我们不难发现以传统舞蹈项目为

基础创编的作品，被不加区分地纳入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之中的现象，绝非个案；传统

舞蹈的传承人提出舞台化改造意愿的情况，
李家巷青草坞鸳鸯龙

 探  索 

  他山之石

  051      菅  丰    文化遗产的适应性管理

             —我们该如何应对文化遗产管理（CHM）的不确定性？

  思 考

  060      巫宇军    音乐类“非遗”保护的政策调整与学科建设

  066      邱春林    反思“宫廷手工艺”的民间化历程

  078      甘咏梅    “一带一路”背景下湛江音乐类非遗

                        保护路径的再思考

 传  承 

  大 家

  083      杨明刚    “传承”与“创新”：张美芳苏绣艺术成就评述

  096      李  楠     京剧大师杨宝森先生演剧精神探微

           —以遗音剧目分析为例

  名 流

  102      席丹妮    访青花技艺的传承人孙岦新

  109      席丹妮    江南雅韵轶事

           —访苏州评弹艺人郁群

 万  象 

  116      詹宇晟    浅谈中世纪古籍装帧技艺沿革及修复问题

  121      吕  江    琉璃响器咯嘣

  125      胡  迟    徽剧溯源与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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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见不鲜。面对这一现象，有人认为舞台化

是对传统舞蹈本质的颠覆；也有人认为尊重

传统舞蹈原有特质的舞台化发展有利于传统

舞蹈的保护和传播。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以

下几个问题，否则观念上的含混不清，势必

带来保护工作上的偏差。

一、“发展”与“再创造”

对于传统舞蹈舞台化的发展倾向，首先

需要明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能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时常听到发展与坚守两种

互相抵牾的回答。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之初，

在政策层面上已有清晰的表述。2005 年，国

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是“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从这个

方针及其顺序的排列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发展并未被全然的否定，但保护是主要

的，抢救是第一位的，发展居于末位。

对于以人体自身为媒介的传统舞蹈而

言，完全的固化确实难以坚守。它同时兼具

稳定性和变异性两种特性。人的身心直接反

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背景与审美

情趣，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内

涵。它与其他非物质文化事项一样，在与周

遭环境的互动中生发、变异和创新，处于永

不停息的运变之中。虽有变化，但那些历经

反复筛选而保留下的舞蹈动作和表演形式具

有恒定性和基本的一致性，否则将完全失去

特性。在传统舞蹈保护领域，我们更要悉心

呵护的是那些具有稳定性，而世代传延至今

的文化财富。因而，在保护工作实践中需要

坚持的是慎谈发展的理念。

本人也曾经疑惑，我们的保护理念是否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精神相违背。再

次查阅《公约》时，笔者发现《公约》全文

未曾使用 “发展” 一词，而是使用 Recreat，

即  “再创造”之意。“发展”与“再创造”之间有

着细微的差异。“发展”是一个由弱到强，由

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比如科技发展、社

会发展、经济发展。在倡导文化多样性、尊

重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并不认为传统舞蹈

是更弱、更低级的文化。公约中“再创造”一

词，强调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应性，“在

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自然和历史

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

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

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显然，“再创造”并非是主动地、以舞台

化的方向进行人为地改造与创新，而是被动

地、为适应周围环境所做出的改变，目的是

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持久的生机和

活力。

二、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

记得一次在浙江省温岭市的小渔村—

里箬村，对大奏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下简称“国家

级传承人”）陈德福进行访谈，问他否喜欢

舞台版的新编大奏鼓时，陈德福老先生说：

“也挺好，但那是给外人看的。”真是一语惊

醒梦中人。传承人不经意间一语道破了传统

舞蹈舞台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舞台化

的大奏鼓是为适应他者的眼光而创编的。舞

蹈的享有者是外人、他者，而非项目持有者。

以往对于民间艺人与舞蹈编导共同参与

编创，并由民间艺人表演的舞蹈是否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常有所争议。一般认为，

传承者希望改变时，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意

愿。在这类尊重传统的编创中，编创者与传

承人充分沟通，“参古定法”，参照传统，抓

住根脉，注入时代因素，产生了不少精品佳

作。从上文对再创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

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再创造的。但这个

再创造的主体是“各社区和群体”，即项目持

有者自身，而不是来自于他文化的编导、专

家或学者。传承人质朴的回答，也令我们简

单明了地确认了标准，项目持有者创造给自

己人看的、自己人享有的传统舞蹈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给外人看的、他者享有的则不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绝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和传承的对象。

此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第

一次邀请“朝鲜族农乐舞”参加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演时，其“象帽”正前方装饰着一朵粉红

色的花，再次来京参演时，粉红色的花被换

成了白色。带着疑惑与国家级传承人金明春

交谈后，笔者了解到朝鲜人尚白，自古有“白

衣民族”之称。表演者们觉得在汉族人的文

化观念中，头戴白花似有不吉之意，因此将

白花改为粉花或是红花。令人欣慰的是，通

过展演活动，加深了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理解，对所持舞蹈项目从他者

认同重返了自我认同。

而当本人在浙江参加“浙江龙舞文化研

讨会”时，令人错愕的是，每一位身怀绝技

的国家级传承人无一例外地提出要“升级”“改

造”自己的龙舞，创造更为优秀的舞台版本。

国家认定他们为龙舞的国家级传承人，对他

们所持有的舞蹈文化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在

面对专业甚至是半专业的舞蹈编导时，他们

却如此缺乏自信、如此期盼对其传承的舞蹈

进行改头换面。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在影响

他们？这是值得每一位舞蹈保护工作者深思

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源自于一种惯

性思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之前，对传统舞蹈，

尤其是构成其主体部分的传统的民间舞，长

期以来秉持的态度是“利用为主”。其舞蹈作

为素材，有用或是无用、选择或是抛弃的标

准，向来由舞蹈编创者和舞台的需要所决定。

即便他们被确认为国家级传承人，仍是来自

于他者的认同，这种认同只有最终转化为自

大奏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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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见不鲜。面对这一现象，有人认为舞台化

是对传统舞蹈本质的颠覆；也有人认为尊重

传统舞蹈原有特质的舞台化发展有利于传统

舞蹈的保护和传播。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以

下几个问题，否则观念上的含混不清，势必

带来保护工作上的偏差。

一、“发展”与“再创造”

对于传统舞蹈舞台化的发展倾向，首先

需要明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能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时常听到发展与坚守两种

互相抵牾的回答。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之初，

在政策层面上已有清晰的表述。2005 年，国

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是“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从这个

方针及其顺序的排列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发展并未被全然的否定，但保护是主要

的，抢救是第一位的，发展居于末位。

对于以人体自身为媒介的传统舞蹈而

言，完全的固化确实难以坚守。它同时兼具

稳定性和变异性两种特性。人的身心直接反

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背景与审美

情趣，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内

涵。它与其他非物质文化事项一样，在与周

遭环境的互动中生发、变异和创新，处于永

不停息的运变之中。虽有变化，但那些历经

反复筛选而保留下的舞蹈动作和表演形式具

有恒定性和基本的一致性，否则将完全失去

特性。在传统舞蹈保护领域，我们更要悉心

呵护的是那些具有稳定性，而世代传延至今

的文化财富。因而，在保护工作实践中需要

坚持的是慎谈发展的理念。

本人也曾经疑惑，我们的保护理念是否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精神相违背。再

次查阅《公约》时，笔者发现《公约》全文

未曾使用 “发展” 一词，而是使用 Recreat，

即  “再创造”之意。“发展”与“再创造”之间有

着细微的差异。“发展”是一个由弱到强，由

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比如科技发展、社

会发展、经济发展。在倡导文化多样性、尊

重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并不认为传统舞蹈

是更弱、更低级的文化。公约中“再创造”一

词，强调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应性，“在

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自然和历史

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

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

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显然，“再创造”并非是主动地、以舞台

化的方向进行人为地改造与创新，而是被动

地、为适应周围环境所做出的改变，目的是

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持久的生机和

活力。

二、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

记得一次在浙江省温岭市的小渔村—

里箬村，对大奏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下简称“国家

级传承人”）陈德福进行访谈，问他否喜欢

舞台版的新编大奏鼓时，陈德福老先生说：

“也挺好，但那是给外人看的。”真是一语惊

醒梦中人。传承人不经意间一语道破了传统

舞蹈舞台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舞台化

的大奏鼓是为适应他者的眼光而创编的。舞

蹈的享有者是外人、他者，而非项目持有者。

以往对于民间艺人与舞蹈编导共同参与

编创，并由民间艺人表演的舞蹈是否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常有所争议。一般认为，

传承者希望改变时，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意

愿。在这类尊重传统的编创中，编创者与传

承人充分沟通，“参古定法”，参照传统，抓

住根脉，注入时代因素，产生了不少精品佳

作。从上文对再创造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

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再创造的。但这个

再创造的主体是“各社区和群体”，即项目持

有者自身，而不是来自于他文化的编导、专

家或学者。传承人质朴的回答，也令我们简

单明了地确认了标准，项目持有者创造给自

己人看的、自己人享有的传统舞蹈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给外人看的、他者享有的则不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绝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和传承的对象。

此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第

一次邀请“朝鲜族农乐舞”参加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演时，其“象帽”正前方装饰着一朵粉红

色的花，再次来京参演时，粉红色的花被换

成了白色。带着疑惑与国家级传承人金明春

交谈后，笔者了解到朝鲜人尚白，自古有“白

衣民族”之称。表演者们觉得在汉族人的文

化观念中，头戴白花似有不吉之意，因此将

白花改为粉花或是红花。令人欣慰的是，通

过展演活动，加深了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理解，对所持舞蹈项目从他者

认同重返了自我认同。

而当本人在浙江参加“浙江龙舞文化研

讨会”时，令人错愕的是，每一位身怀绝技

的国家级传承人无一例外地提出要“升级”“改

造”自己的龙舞，创造更为优秀的舞台版本。

国家认定他们为龙舞的国家级传承人，对他

们所持有的舞蹈文化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在

面对专业甚至是半专业的舞蹈编导时，他们

却如此缺乏自信、如此期盼对其传承的舞蹈

进行改头换面。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在影响

他们？这是值得每一位舞蹈保护工作者深思

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源自于一种惯

性思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之前，对传统舞蹈，

尤其是构成其主体部分的传统的民间舞，长

期以来秉持的态度是“利用为主”。其舞蹈作

为素材，有用或是无用、选择或是抛弃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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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下的传统舞蹈不只是表演艺术，而是一

种身体的文化表现形式。当我们把传统舞蹈

视为单纯的艺术作品搬上舞台时，该舞蹈与

传统文化系统息息相关的表演时间、表演场

域、表演人员、表演程式等均随之发生改变。

舞台化的过程常常是对传统舞蹈项目进行文

化剥离的过程，剥离出来的是舞蹈的动作、

姿态、技术、技巧，舍弃或是部分舍弃的是

文化的意涵。比如，龙舞。这条龙，原是村

民们心中的神，通过舞龙祈求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但在舞台这个表演的场域中，舞龙

者内在的情感与价值追求已悄然改变。

编导根据舞台规限、艺术创作需求剪除

的舞蹈动作、套路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却并非可弃之物。笔者在对浙江省长

兴县李家巷鸳鸯龙的省级传承人陈钦招进行

访谈时，了解到当地鸳鸯龙的独特之处在于，

一雄一雌两条龙，龙尾相交而舞。这与李家

巷镇青草坞村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该村东

有“龙井山”、西有“凤凰山”，南边两山相交，

地势犹如“龙凤戏珠”。鸳鸯龙在改编后的舞

台呈现中，为了情绪、情节推进的需要，其

舞蹈结构如同芭蕾舞的 ABA 模式，一段男

子龙舞，一段女子龙舞，最后是男女合舞。

这无疑是个精彩的上乘之作，但两龙龙尾相

交而舞的传统无法呈现。许多传统的精彩套

路，也由于不适应舞台表现或是无法连贯地

衔接下一个动作等缘由而被剪除。那些被认

为在舞台上不好看的动作或套路，在  “非舞台”

的空间中却并非如此。它不适合的只是充满

声光电，有着时间、场地限制，且与观众远

远区隔开的现代舞台。最为遗憾的是，这些

被剪除的动作，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迅速遗

忘的现象数见不鲜。

在舞台化的嬗变过程中，传统舞蹈同舞

台近了，却离传统远了：同艺术近了，却离

民间远了。对比我们的邻国，日本的《兰陵

王》，绝不会为参加比赛从一个人的独舞改

编成气势宏大的群舞。韩国的传统舞蹈，即

使参加比赛也不比创新。他们一方面保留传

统舞蹈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舞蹈家将传

统舞蹈进行加工、提炼、升华为极具表演性

的舞台艺术。在创作和保护两个层面上，双

轨并行，两者间有着清晰而明确的界限。我

们却常常一概而论、混作一谈。将新创作的

舞台作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

甚至在创作出新的作品后，将传统的舞蹈动

作、套路、伴奏乐器统统抛诸脑后。这恰恰

是我们真正需要保护的遗产，它凝结着历代

先祖的智慧，不该因舞台表演的标准而将其

舍弃。

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曾在《国乐前途

及其研究》一文中感叹，以往人们对待传

统  “保留的工夫做得太少，淘汰的工夫做得

太多” ，“在必不得已，必须选择淘汰手段的

时候，最好先为将被淘汰的事，预留将来被

人重新估价的地步 ”。先生的谆谆告诫，让

我们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意

义就是重新估价。

（责任编辑：姜玉芳）

我认同，才能真正由文化自觉产生文化自信。

我们需尊重传承人的自我选择，但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也有必要促使其认

识到自有文化的珍贵。作为一名国家级传承

人，最重要的职能是将“传家宝”留下来传下

去。不管舞台上如何创新，我们仍然可以从

他们身上看到来时的路，这是传承人最基本

的义务。

三、创作与保护

创作与保护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

系。将传统舞蹈转化为艺术创作的文化资

源，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再利用”，

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弘扬。许多

散落民间的遗珠正是通过舞蹈作品被民众所

熟知，甚至蜚声海外，成为当地闪亮的文化

名片。但舞台创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分

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舞蹈创作必须尊重艺

术规律，不断推陈出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则要保留传统舞蹈的真谛，使其不被篡改

和歪曲。

以往大家对传统舞蹈，如同插花师一般，

根据立意挑选花材，根据构思和花器的式样

剪除或是保留花材的枝叶、花朵，创造出或

浓烈、或雅致、亦或是萧疏凋零的各式样貌。

花器就是那个展示舞蹈的舞台空间。显然，

在这一择选、分拣、重组的过程中，花材原

本的面貌被改造一新。即便出自追求“野趣”

或是“原生态”的插花师之手，也绝非彼时花

儿盛开在山涧中的原生形态。

舞台化即为艺术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兴百叶龙（百叶龙艺术团提供）

朝鲜族农乐舞国家级

传承人金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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